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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您好！ 

这是我的第165封私人通信。本通信（包括以前的电子版《小姐》）都是为了： 

资料介绍 工作交流 情况反映 问题讨论。 

您的回信请发到：xj1949@hotmail.com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教授           2004年5月30日 

 

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全新改版 

栏目增加到20个，文章超过1050； 还有性学信息中心的网上图书检索系统，可查到、借阅1800
中文书籍、1500英文书籍、800中英文资料，所有书籍与资料都可用关键词搜索，大多数有简介。 

 

●         如果您不愿意再收到，请直接回复此信，就可以从发送名单上删除。 

============================================================

以下内容的著作权与发表权都归该作者本人所有。 

如需引用，请务必与该作者联系。 

――――――――――――――――――――――――――

深圳男性“性工作者”从业情况课题调查报告 

 



[坚决不让高素质的人上强国] 于 2004-04-22 14:05:50上贴 

 

-------------------------------------------------------------------------------- 

 

从深圳“鸭”现象反思女权  

 

一、 研究背景  

 

深圳毗邻香港，各类产业的兴起无不与香港关系密切，阳光的背面是阴影，风流行业正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诞生。按照市
场供求规律，先有需求才有供给。是因为香港一批富佬、富婆的消费需求，才大大刺激起深圳娱乐、酒店业女性、男性
服务业的兴盛。今日各大酒店、娱乐场所都实施鸡鸭双套服务，正是因为部分港人在深包二奶、玩小姐之后，大批富婆
亦纷纷效仿北上包二爷、玩鸭子。是因了那充满欲望的庞大剽客群，才使风流如此肥沃。社会常常有不同类型的扫黄、
打击卖淫嫖娼活动，但是往往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卖淫者身上，而忽视了始作俑者那庞大的嫖客群。暂不说这对劳动者
的不公平，至少这违反了市场供求规律，忽视了鸡和蛋的互生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色情行业屡禁不止，而且随着市
场需求的扩大更加刺激市场供给。金钱是风流市场的特殊杠杆，一夜几千金的重赏下，何处不生勇夫？  

 

 

二、 研究场所、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对鸭子（男妓）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深圳各大酒店男性陪客，如活动于富临酒家、兰波湾、世纪会、金殿、凯悦、新一
代、金色时代、金色年代、金伯爵、阳光俱乐部、第五大道、豪门、圣保罗、拉斯维加斯等地，收入比较好，消费档次
高。被访者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性服务工作经验1年至2、3年不等。文化程度多为高中、中专。外来人口占90%以上，
深圳本地不到10%。  

 

对市民反映调查，针对深圳市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盐田六个区的深圳居民及部分非深圳居民。被访者中，
男性占55.2％,女性占44.8%。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7.1%，21-30岁的占49.2％，31-40岁的占21.5%，41岁以上的占
12.2%。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14.6%,高中及中专层次的占41%，大专以上的占44.4%。深圳户籍人口占43.9%，暂住
人口占47％，出差、旅游和探亲等外来人员占9.1%。未婚、已婚及离婚的比例分别为59.6％、38.2％和2.1％。在职业
分布上，8.4％为国家机关、党政事业单位管理和办事人员，18％为专业技术人员，22.4％为商业服务业人员，4.6％为
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军队人员、学生、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分别为1.9％、13.4％和3.4％。其余为未从业人员及其它
职业者。  

 

访问形式，对鸭子的访问，由本人亲临现场、面对面实地采访。访问市民委托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以问卷、街头访
问形式调查；调查共发出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92份，有效回收率98.7%。  

 

 

三、 现场内容  

 

A、访问鸭群  

 



“鸭”通常又叫男妓或男公关，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属于特殊的“亚文化”阶层。它隐秘地兴
起、涌动于深圳，成为深圳这座欲望之城除“二奶”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在采访途中得知，大型酒店平均每晚接待的香
港富婆不下70位，有一酒家十多天前重新开张，一群来捧场玩耍的富婆就有44个。富婆爱在有鸭的酒店开生日派对，富
婆与富佬的消费形态不同在于：富佬若是群伙玩乐，东道主一般将所有包下的小姐费用一起买单；但是，富婆不同，东
道主只付全部的酒水钱，各人做鸭各自买单，别人替付犯忌。或许这是女性展露其经济权利的独特方式，因了一份特别
而突显出神秘。  

 

本文意在于真实地研究了解这个风流群体，细致探询这个特殊的“亚文化”层与城市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区别，
试图通过当事人个例经验的叙述来促使社会关注并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建构起人生权力的保护层。特别是这个群体的年龄
都在20出头，本是初入世道，却个个满目疮痍，以自杀的方式来生存，已形成一个回避不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面对这
些小男孩，值得反思的是：女权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  

 

 

每次亲临潜藏某种惊险的采访现场，都会被真实的情境和诚恳的被访者打动，以至于会瞬时将世俗的恐惧抛到九霄云
外，在感动中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似乎当时自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妙笔生花来揭示世间的苦难。如果说我
曾经在看得见的泪和血中不能承受死亡之重，11月28日深夜，在美酒咖啡的采访现场，我难以承受的是生命空虚的轻。
我的被采访者年龄只有18至22、23岁之间，本是茁壮生长的季节，却在春天花蕾初放之时，败絮纷飞。他们满目疮痍地
说自己是“鸭子”。  

 

他们中大多高中毕业，有一些有中专学历，很少大学学历者，他们多无一技之长，在纷繁的深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于是应召到娱乐业，出卖年轻的身体是唯一养活自己的手段。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拿挣来的钱去学英文学电脑，为将来掌
握一门生存技能？他们的脸上泛现的是三十年代曹禺笔下上海交际花陈白露的悲哀，他们没有将来，他们只利用现在多
挣一点钱，过潇洒的生活。他们脑袋里已根本没有读书两个字。白天睡到下午5点，晚上12点开始工作。他们的故事动摇
了我所有对女权的坚持和对女性的信仰。  

 

鸭仔的初夜  

 

年龄还不到20岁的L在金伯爵夜总会，嗲嗲让他出台接待一个50多岁的胖女人。紧张、羞涩、不知所措。女人开始抚摸
他、脱去他的衣服，可是他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嗲嗲的指教，不知以什么方式来迎合她。她怎么样地摆弄也得不到满
足，于是她骑在了他身上，他感到真难受呵，当时嘴唇都咬出了血，他不断告诫自己：一会儿就好了，再坚持2分钟，再
坚持2分钟。可是，漫漫长夜，这一晚他好像过了十年。女的要求他亲吻她，要从上吻到下，从里吻到外，他迟缓地、被
动地挪着嘴唇，只觉胸中翻江倒海，赶忙跑到卫生间吐了许久。就是这样女人仍然要求继续刚才的亲吻。他说他想离
开，他不要这个单了，可女人大怒：“如果不继续，就让嗲嗲炒他鱿鱼”。他不敢，初到深圳的他实在害怕丢了饭碗。
就这样在女人的各种花招中，他感到自己被强奸了整整一晚。这一次，他挣2500元。可是一个星期他的腰都感到酸得不
行。  

 

深圳找不到“强奸”二字  

 

L说在深圳找不到“强奸”二字，在深圳都是女人强奸男人，如果男人想要，在任何发廊都可找到女人。富婆们有时会把
他们绑在床上，用牛奶、果汁倒在他们身上玩；有的喜欢整晚吹萧，直玩到他们红肿疼痛难忍。最多20岁出头的青年，
每天要靠鹿鞭、虎鞭来维持性能力，因为消耗量太大。他们中有些人其实发育还不完整，但有的一晚上要做9次以上，最
少最少也不下于4次。寻乐的女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欲望很强，又很寂寞，要求又很高，如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你
就会失去客人。再说，做鸭的人还不多，可市场越来越大，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要跑场子。特别是一些名鸭，点的人太
多，真可谓是一次次将自己掏空。  

 



“卖，就是我给你钱，要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  

 

如果有鸭子违抗富婆的要求，便会遭到呵斥：“你是什么东西？我给你钱，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有钱能使磨推鬼
呀！有的时候两三个富婆会同时玩一个鸭仔，那样的一晚上就好比上了一场战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须调动浑身
解数，来迎合她们的爱好和花样，一个都不能得罪，做得好一晚上可以挣到1万元以上。一个鸭子平均每天可以挣800
元，多则一个月可以挣到5万元。  

 

鸭仔的工作寿命最多三年  

 

无任从前多么身强力壮，只要干了这一行，不多久就会清瘦干瘪，因为付出太多。行内人一看都知道，谁干这一行。Y
说，无任曾经有多么好的身体；无任多么年轻；无任吃什么样的补药，最多都只能干三年。三年后犹如年老色衰的女
人，没有富婆会点你，最多你只有陪陪喝酒的份。悲惨的是工作生命死亡了的鸭子根本找不到其他生财途径，有的回老
家农村，手已无缚鸡之力，就算是找一个好的姑娘结婚，也没有了过性生活的兴趣。甚至有的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即使
生下孩子，心理上也总有摆不掉的压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中至少50%的人得过性病，有的甚至得过几次，其中有人告诉本
文，他第一次花在治疗性病的费用就是3000元，第二次2000元。  

 

戴避孕套犹如穿着袜子洗脚  

 

Y说：来玩的富婆多不喜欢套子，因为她们的年龄大多已不会生育，即使有怀孕的担心，她们也会事先吃药。她们是来找
乐的，一晚上要玩许多花样，戴上套子几乎没法玩。而鸭仔也不愿戴套子，它影响能力发挥，好像是穿着袜子洗脚，不
爽。其实富婆倒是干净，性病蔓延是因为鸭仔都是两面稿，富婆玩鸭仔，鸭仔再玩小姐，在靓小姐身上寻得满足也同时
染上了性病。为一个又老、又肥、又丑的富婆服务之后，必须要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玩玩，否则很难获得心理平
衡。鸭仔工作时从来都闭上双眼，因为如果看着眼前那丑陋而充满欲望的尤物，工作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所以他们闭
上双眼幻想是同一个年轻、漂亮、自己喜欢的女孩、或是女明星亲热，只有在这样的幻想中才能把工作干好，所以有的
时候宁愿吃一些K粉来蛊惑自己。  

 

2、情迷四海  

 

 

在咖啡厅，不知不觉中，对Y的采访转变成了对鸭子现象的探讨。  

 

我说曾读过一个材料，在台湾把鸭子叫“男公关”，他们说报纸上宣扬的服务是假的，其实，“对于酒店男公关来说，
他们通常是不轻易和女客发生性行为，更不要说是以性来做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客人，或是跟客人成为男女
朋友，否则他们通常都会拒绝与女客发生性关系。”  

 

Y反驳：“不同客人上床是挣不到钱的！”  

 

可文章中说：“轻易把性当成你的工具，你会没有质，客人不会要你的。就好象一个女孩子，妳跑到这个地方，一个男
的这么容易上，那你不是很烂吗？这个地方还是守身如玉，会比那种随便就把自己奉献出去的人，会好的多。”因为
“奇货可居”，所以文章说：“性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用来直接换取金钱的交易工具，最多它只是一个捉住客人
心的一种手段，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个手段的背后，还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只是它绝对不是一项直接交易的商品。所
以从技术层面来说，性这个东西在这个行业里，可以算是一个饵，它让客人有想吃的欲望，但是却可能永远都吃不到，
这样才能显出它的珍贵，也就是让客人永远觉得有希望和公关做进一步的交往，却又无法真的达到那个境界，这样她才



会持续的来消费。”  

 

Y点头同意，“这倒是有，有一个哥们就是这样装假斯文，他用尽甜言蜜语哄富婆高兴，就是不跟她上床，富婆开始出价
400元，几个回合，增到500元，再增到800元，最后富婆说：‘你要多少钱才能干？’这就像香港佬玩女孩，第一次调调
味，最后一定搞定！”随后他又说，当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陪富婆喝了两杯酒就获得800元，也许当时她只是为了寻
快乐，你逗得她开心，不上床一晚也会给你2、3千。  

 

我说曾在网上看到一篇《一个鸭子的自白》，相比较我现在采访到的故事，那个鸭子实在太幸运了，他遇见一个年轻、
漂亮的富婆，她给他买车、给他钱花，基本上是把他当成男朋友。我几乎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爱情故事来读。当然这个富
婆以为他找工作为名，让他以色相博得另一富婆的好感，于是第一个富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第二个富婆的财务资料。由
此，他自己把自己沦为专业鸭子，为报复女人。倘若他能抗拒第二个富婆的诱惑，不就没事吗。在鸭子与富婆的交往
中，会不会产生爱情故事？  

 

Y说，一般来说富婆包二爷比富佬包二奶更神秘，她们出门多会戴上一幅墨镜，以恐别人看出她比他大得多。有一个哥们
被一个很丰满的女人包了两年，他都不知道她姓什名谁，她要来就给一个电话，他提供服务，OK了，不要干涉她，包括
她的姓名都不准问，只存在金钱交易。二爷与二奶一样都很寂寞，每月5万、8万把他们青春买断，一个月只来玩那么
一、二次，二爷与二奶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等电话，所以很多二爷和二奶，一拍即合，互相慰藉。曾有一个哥们被一个又
老又丑的女人包下，在布吉为他买了一个30多万的房子，一年还给他60万。结果他逞女人不在时，到夜场玩，又碰上了
另外一个富婆，结果他被更高的价格买走。可能是做这一行的在观念上就不信任富婆，有一位被富婆包了8年，可仍念念
不忘要回老家娶贤妻。不过，大家心里也还是有一种愿望，有个哥们是深圳本地人，家境不错，只是自己没读好书，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起这一行，一天收到一间出租屋的小姐呼他，去了，她正在玩电脑游戏，并邀他一起玩，她大学毕
业，有文化，像大姐姐一样，他们一起吃饭、冲凉，非常和谐，这些女人与那些肚子饿的大妈不同，那些大妈为了充饥
会不断地讨好他。我们都认为，有一天能找这样一个女朋友该多好呵，可是我们都想不通，她这么漂亮又有见识怎么会
找不到男朋友呢？离开出租屋，他获得500元。碰上这样的机会很少，深圳虽然单身女人多，但她们都愿意找个男朋友同
居，找鸭子的很少。找鸭子的二奶也只占20%，80%是香港富婆，她们多半是老公包二奶，自己也包个鸭子爽一爽。这种
关系怎么可能发生爱情。  

 

我说，前两天《新快报》报道，一个叫高才林的，22岁，湖北人，为情自杀三次。他到深圳就是为做鸭子挣大钱而来，
可是每夜与一身赘肉的富婆玩，虽然挣的钱有时高达8000元，但是心理找不到平衡，所以到发廊找小姐。先是与曾做过
鸡的阿梅同病相怜，结果2个月在这女人身上花了2、3万，她却不告而别。他后来又去追求桑拿中心的阿媛，结果又碰
壁，所以选择自杀。  

 

Y坚决地说：“鸭和鸡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接着他又说，做过鸭的人更强调妻子的忠诚，娶的妻子可以丑一点都没
事，只要懂得孝敬父母，而且忠心耿耿。有一位做妈咪的大姐，她只有22岁，挣了不少钱，养了一个男朋友几年，可到
后来男友要结婚，新娘却不是她，因为男人不要娶一个只有中学毕业的妈咪，而要有一个日后可以教育孩子的妻子。  

 

女性是否需要“三陪先生”  

 

 

调查中，2.2%的男性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们肯定会去当“三陪先生”。19.6％的男性说“可能会”。59.9％的男性表
示“肯定不会”。另有18.3％的男性表示“不确定”。女性的热情似乎不如男性那么高。只有1.2％和为7.1％的女性被
访者表示，如果有需要和可能，她们“肯定会”或“可能会”去找“三陪先生”。78％的女性表示“肯定不会”，另有
13.7％的女性回答说“不确定”。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男性寻求“三陪小姐”的服务比女性寻求“三陪先生”的服务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见表4）。更有
意思的是，在寻求性服务上，女性的宽容程度明显地低于男性。男性中不能容忍女性寻找“三陪先生”性服务的比例明
显高于不能接受男性寻求“三陪小姐”性服务的比例，而女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可思议的一致性。也就是
说，男性对自己去玩女人比对女人去玩男人更加宽容，而女性也对老公们“包小姐”比对自己“包先生”更宽容。（见



表5）。  

 

当被问到是否应该取缔“三陪先生”的服务时，赞成者占69.8%，反对者占30.2%。43.2%的被访者建议对“三陪”行业
进行规范管理，40.6%的人要求坚决取缔，另外16.2%的被访者主张保持现状。  

 

 

表4：对寻找“三陪”服务的看法（％）  

 

 

 

表5 对寻找“三陪”性服务的看法（％）  

 

3、 影射城市性别  

 

采访中有一个25岁的工程师，她硕士毕业正在应考博士，由于深圳多数人生活在一种游戏过程中，有普遍感受这是一块
缺少玫瑰园的“情感沙漠”，所以几年的深圳生活都没有找到合适恋人，在一个舞场上认识了一个鸭子，于是她利用他
舒缓工作、学习的压力，每次300元。还有前面已提到的台湾富婆路过深圳的需求，这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认识自己的身体
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经济所得的自信，这体现了男女平权意识。这也是在市民调查中有17.10%认同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体
现。但是在我的采访中更多的是成群结对来玩耍的香港富婆，她们花的钱未必是自己挣的，或许只是花那花心丈夫的
钱，她们要玩是为报复男人的背叛。  

 

或许是因为报复才是人的本性，宽恕本属神赐的品性。但是任何报复男性的行为与女性主义的理念都相去甚远。而戴着
墨镜对男性性器官的工具性使用，虽然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但是无论是女还是男，都因其远离爱的真
谛而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这不是神性的世界，俗世中的行为是找不到女性的天堂的。这就是我们的调查中有18.30的人
认为“三陪服务”满足了社会需求。  

 

本文在此要指出的是，香港与深圳互为他者，周末关口的堵塞是这两个城市互动的表征，遗憾的是深圳欲取香港的是它
西方式的文明，到香港的深圳人会为喝了一杯下午茶而荣耀，会向那井然的秩序、文明的谦让学习；而香港到深圳，在
周末的罗湖火车上到处是“玩玩”的吆喝，港人到深圳仅为找快活。甚至可以说深圳人下香港是膜拜歌剧，而香港人上
深圳仅为按摩。是香港的需要创造了深圳的服务，而深圳在香港的眼里常被色情化，似乎透过香港的视网膜深圳的女人

  活动 完全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对男性找“小姐”        
  陪 酒 15.8 69.4 14.8
  陪歌舞 15.9 68.4 15.7
  陪 睡 6.9 29.4 63.7
对女性找“先生”        
  陪 酒 13.4 65.1 21.5
  陪歌舞 13.7 66.2 20.1
  陪 睡 4.6 23.3 72

  性别 完全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对男人找“小姐” 男 9.7 38.1 52.2
  女 3.1 19.2 77.7
对女人找“先生” 男 6.6 29.8 63.6
  女 2.3 15.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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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是小姐，深圳的男人个个是先生。这里体现的性别之劣是城市的不平等。香港长期以来对深圳的消费不平等现象在
金钱的掩盖下有多少丑陋的事例，这里已无须一一列举“二奶”遭遇，从本文的采访中足可以看到富婆到深圳的消费心
态不是女权的伸张，而是类似男性嫖客的劣根性和变态。  

 

 

4、《一个鸭子的自白》和《乌鸦》  

 

在着手采访之际，有男士声称：他们渴望做鸭子，也自信自己是个好鸭子。性话语在中国重新复兴是弗洛伊德理论传播
之后，作为消费时代的快乐原则，人生存的目的，霸权地剥夺了其他话语的可能性，似乎人只有性能力和性满足才能找
到在这个商品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自我的价值。当我向这些男士指出《一个鸭子的自白》中表现出的却是千古妓
女的幽怨时，他们说：“这是假的，因为男人对性和女人不同。”当我完成实际案例采访之后，方揭穿话语长期以来的
欺骗性，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拯救文明的途径。尽管文学将其肆意夸大和渲染。  

 

之所以将这两部小说并列，是因为它们都叙述了从妓的记忆，他们都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经历、细节和过程，前者是网
络文学，后者是纸张文学，无论是前者的点及率还是后者的销售量，都说明它们在城市消费文化中的成功。这类小说以
它的过程性、快感性刺激消费者欲望，以隐私的公开化满足受众心理需求。但是这些故事读完之后只有消遣并无震撼，
不是他们从妓的经验不丰富，也不是文笔不到位，而是如本雅明所说，他们只是“意愿记忆” 的叙述，是机械复制时代
的产物，也许故事对叙述者个体来说意义非凡，但对接受者整体，缺乏对历史的主体性思考的故事，难以打动心灵。这
是本文为什么以现实个案为思考原点，而不是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点的理由。  

 

注释：  

 

1.参见房思玉《中国遏止“红灯区”》第23、2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  

 

2.此调查为本人出面，由《深圳周刊》出资，请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2001级全体学生进行。调查构思由本文作者提
供，问卷设计、统计分析由易松国完成。问卷计算机录人由赵蕾、冯方园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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